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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礼仪改革强调要“本地化， 而实现本地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要改过去的“望

弥撒” 为“参与弥撒”。 与之对应的英文是“participate, take part in” 意思是“成为------的

一部分，或有------ 的一分”。 而德文更清楚“teilnehmen” ： “teil” 是部分，而“nehmen” 是

“拿”，所以意思是“拿自己的一部分”。 那弥撒怎样才能“可拿”文字或有“可参”之处

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借着主礼与参礼者之间的沟通或交流。其中当然最主要的是语言

沟通。 改为本地语言的目的就是为能更好的进行沟通。但同时这为主礼者也是一个挑战—

—要向教友们解释要庆祝的礼仪的意义。可是，如果没有在礼仪中与神相遇的经验，没有对

基不得督奥迹的生活领悟，又怎能向教友们解释呢？本地语言的改用实是让我们每一个中国

基督徒用自己能听懂的语言审问自己，认识自己和挑战自己。就是说应该让在二希文化，西

文话语中生长了两千年的基督教重生在中国文化，中文话语中。 我们是在中文话语中去言

说， 而不是在别样语言中去言说。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语言的言说能展

示出存在的奥秘性和丰富性。同样，我们的信仰话语应是对基督奥迹的揭示或在言说中基督

奥迹临现，在言说中主礼与参礼达成生命沟通一起步入基督奥迹。然而，从我个人的经验发

现， 教友们的日常话语与礼仪信仰话语相差很远。 每次道理后，我问一些教友们对今日讲

道知多少。 有些说“似懂非懂”，有的甚至摇摇头，根本不知所云。而且有些教会的译文词

汇不是生僻牵强就是艰涩难懂，好象是与我们自家语言格格不入的近乎到怪样的语言。为什

么如此丰富的言辞无尽的基督信仰奥迹在我们中文话语中竟落得如此贫瘠可怜，碍于言说？ 

当然，其中有很多原因， 但我只想提出一点， 就是我们没有自己成熟的信仰话语，我们作

为中国基督徒却在中文语境中贫于言说。问题就在与未能将我们的宗教经验外化为中国人自

家的信仰话语。 在这方面， 佛教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佛教用语已经成为我们

中国人皆知的日常用语。比如：世界，解脱，缘分，苦海，修行， 慈悲；更有许多成语来

自佛教：当头棒喝，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等。 我认为， 佛教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宗教经验创生或外化为自家信仰话语，是因为背后有

其“生活事件”，这些“生活事件”才是其信仰话语的根源。 也就是说佛教不主理智思辩，

而是要在平凡生活中参禅悟道，在现世间超脱开悟， 在修行积善中普渡己人，所以他们始

终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可以说他们的修行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既他们的修行。 

所以那些修行者所做的包括研究佛经，处理俗务等都可称为“生活事件”，渐渐的这些生活

事件沉淀融积在他们生命记忆中，自然而然的外化为自家的信仰话语.佛教是尚直觉的宗教。 

试看佛当初是为何出家就知是应于何种要求而起的。 太子四次出游，所见所闻借人间痛苦

罪孽，众生相残。即因生老病死之苦而生大悲悯，大关怀，大解脱。 此种痛感便是直觉。 正

以他出于直觉， 并且不掺理智之直觉。就象梁漱溟所说：印度人怕老病死而产生了勇猛慈

悲的佛教，而中国式的怕老病死却产生了一般放浪不羁的骚人达士和访药求仙的修炼家。 印

度人是凭直觉而直感当下。   所以佛教是扎根于世间疾苦而求彻悟，是由生活关怀中求解

脱，故为“多情”。 处处与生活达成一片。 正因中国文化是持调和，平衡，尚情尚直觉的

文化，所以中国人更易接受这样的宗教， 以至要谈中国文化必须谈佛教文化。 然而， 基

督宗教则是尚思辩尚理智的宗教。 基督宗教本扎根与在天上国与人间世徘徊的充满张力的

希伯来文化中，后被希腊“往前求”，“主理智”的态度所改变而产生出抽象的思辩的哲学和

神学以及条分理析的科学。 及至利玛窦时， 国人对“形而上学”似的神学表现出懵懂与排

斥， 甚至反对。 这与“尚情尚直觉”的中国文化全然相反，于是，利玛窦采取与中国文化

相适应认同，相调和的路向才挽救此一败局。 可惜， 清朝禁教，再加上内部对利氏政策意

见不一，才使得此一传统受到破坏， 及至十年浩劫后， 所用语言更是匪人所懂。  



综上所述， 结论是： 基督宗教信仰应在中国文化中得以 重生， 以中国人的心理模

式，思维模式去体验和见证信仰。 如此，得以在自家的文化传统中觅得基督宗教生长的根。 

可见，发扬自家文化的传统和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修养，对当今基督徒，尤其是神职人

员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其任重而道远的艰巨性。  

 

 


